
静对一院冬
和智楣

客居高原小镇， 暂住的山间小舍， 有大大
的院子， 院里种养的草木不多， 却有花有树，
虽然大多都叫不出名字， 但坐在屋内远远望去，
叶片细碎的小树下， 小花小草交相辉映， 别有
一番异乡陌生的风韵。

小院四周， 笔直围绕着成片的松林， 与以
往见到的松树品种不同， 松叶黛绿， 松果硕大，
身形挺拔俊秀， 透着股傲气和灵气， 从高处，
从远处， 从每一个角落， 静静地凝视着小院。

令我颇感亲切的， 是小院东南角零落种着
的几株娟黄色的月季。 早年家中老屋的院子里
就种着同样品种的月季， 每年七八月份开始，
便会开得娇艳欲滴， 暗香浮动。 仲夏刚搬进小
舍时， 那几株月季正好初绽， 绢花色的熟悉花
影， 常引得我站在房间的窗前， 遥遥凝望。

由于远离闹市， 小院从早到晚静得出奇，
如同山间的一汪清水， 波澜不惊， 以至于鸟声、
风声、 草木似有若无的低语， 都能打破小院的
静谧， 泛起层层涟漪。

闲时， 我常会一个人在小院漫步， 沿着院
墙一圈圈缓慢绕行。 脚边触碰到的都是在盛夏
里开得多少有些恣意的缤纷小花， 我只要低下
头， 就是其中的一朵， 时光温柔缱绻， 一颗心
因此明媚起来。

光阴流逝， 眨眼经一夏， 历一秋， 入了冬，

我已经熟知了院里所有草木。 虽然我依旧叫不
出它们的名字， 但有了漫长时间的相互陪伴，
彼此顾盼， 我与它们已经生出耳鬓厮磨的情谊。
因为它们， 我放下心头的嘈杂， 豁然开朗， 原
来日子可以这么简单， 这么纯粹。 于是， 生活
少了一点轻薄浮躁， 多了一份沉实静穆。

然而， 毕竟已经是冬天， 高原凛冽的寒风，
几乎一夜之间就呼啸而过， 裹挟着小院里的草
木， 匆匆绽放完生命最后的绚烂， 转入枯黄凋
落的境地。 倚窗远眺， 萧瑟一片， 自然的力量
终归无法对抗寒来暑往的交替变幻， 花开花落
终有尽时， 唯一能够留住的， 是那些曾经有过
的明艳鲜活的回忆。

在冬天， 小院更安静了， 安静得只能听到
我自己的呼吸声。 时间的脚步仿佛停止了似的，
一点点瘦去了人间烟火， 只呈现出一种辽阔苍
茫的美。 万物陷入沉睡， 世界以最朴素本真的
面貌， 无遮无拦地裸露在我眼前。 那是一种铅
华洗尽后的真醇， 是领略过千山万水后的平和
与安详， 蕴藏着大境界和大情怀。

这个冬日的清晨， 我再次站在小院中央，
独自静静环视着这满院的冬色。 淡淡的晨光中，
我仿佛看到了寒到极致后， 春回大地时， 小院
里草木蓬勃的繁盛景象。 这是小院留给我的最
后的温柔， 是我爱着的生活， 是所有美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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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世间万象

寻找飞行
陈振林

张小勇回到家的时候， 已是晚上十
点半。今天他很开心，妻子娟子热好晚饭
端上桌时， 他自豪地对妻子说：“又确定
好了一个资助对象，李红菊，一个十二岁
的小姑娘。 ”

“那就好，你又专门去了一趟她家？”
娟子问。

张小勇吃了口饭，说：“这个李红菊，
家在 300 公里外的一座大山里， 比上次
我们资助的那个王天林家里条件更差，
她家里只有一个 70 岁的奶奶， 所以她正
准备辍学，说去给一家私人餐馆洗碗。 我
们现在每个月资助她 600 元，她就可以不
用辍学了，应该可以顺利完成学业的。 ”

娟子听了， 看着丈夫的目光充满赞
许，她想起了自己读书的岁月。娟子在上
初二时，父亲因病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因
为父亲的离开受了刺激， 成了村里人口
中的“疯婆子”。从那时开始，全靠村里乡
亲们捐资供她读的书。其实，小勇也一直
在找一位李叔叔。 小勇三岁时就成了孤
儿，幸运的是，有位李叔叔一直资助着他
长大，从小学到大学。

她和小勇就是在大学里相遇、相知，
并走到了一起。 两人大学毕业后找到工
作，去年春节结了婚。 结婚那天晚上，小
勇和她商量：“我们应该像资助我们的那
些好心人一样也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孩
子。 ”她当然愿意。

他们先是通过民政部门找到了一个
叫王天林的十五岁高中生， 今年打算再
资助一个， 就找到了这个叫李红菊的小
姑娘。

张小勇不到 10 分钟就吃完了晚饭，
他习惯性地来到阳台小憩。娟子知道，他
又在想念那位李叔叔了。

李叔叔， 就是那位帮助张小勇的恩
人。 他从张小勇三岁开始，先是每月 300
元，后来是每月 500 元，然后是每月 800
元，最后是每月 1000 元，一直供他读完

了大学。李叔叔经常写信，但小勇从来没
有见过李叔叔， 也不知道李叔叔的真实
姓名，他只知道李叔叔在南方，最开始的
汇款单上，署名叫“李飞行”。 读中学时，
张小勇好几次问李叔叔住在哪里， 李叔
叔总是说：“不用问啊， 长大了你就知道
了。”等到读了大学，张小勇又问起，李叔
叔则回答他：“我啊，住在天上，你看我的
名字———李飞行啊！ ”张小勇便明白，李
叔叔并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显然
也没打算要自己的回报。 他本来想毕业
后去一趟南方，但李叔叔婉拒了，说：“你
只需要安心学习，安心工作，以后好好回
馈社会，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 ”在小
勇即将走向社会，准备工作时，李叔叔结
束了对他的最后一次资助， 在微信上发
来一条消息：“小勇，要好好工作，勇敢去
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再见！”之后，小勇
连一句“谢谢您”都没能发出去———李叔
叔就拉黑了他，从此消失在人群中。

张小勇一直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李叔
叔会拉黑他。 他后来真的去南方那座城
市找过那个叫“李飞行”的人，却始终没
能找到。 他一直保留着李叔叔和他的微
信聊天记录，这会儿，他又翻开记录，一
句一句地读着李叔叔对他的各种鼓励与
安慰。 突然，张小勇像明白了什么，他走
进屋来，对娟子说：“要不，我们也换个名
捐助那些孩子们吧———叫 ‘勇娟’ 或者
‘勇捐’，行不行？ ”

娟子一愣，说：“好啊！我们的捐助本
来也没打算让这些孩子们有所回报的
啊。 不让他们知道真实姓名更好。 ”

小勇轻轻拉过娟子的手， 笑着说：
“对。 我想我已经找到李叔叔了。 ”

娟子一头雾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张小勇

说，“李叔叔资助了我， 你的乡亲们帮助
了你，如今，我和你又去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孩子……”

稻 谷
秉 文

乌云满天，路边的老树被大风刮断，
老房屋顶的瓦片摔碎一地。

村里人害怕好不容易晒干的稻谷被
大雨淋湿， 湿稻谷如果几天都没有弄干
就会发芽，卖不出去。

叶民舅赶紧跳到门外， 看了下自家
棚子下的稻谷， 再去拿了些绳子绑牢棚
杆， 和老伴说：“这下大雨应该不会淋到
麻袋里的稻谷吧。 ”

“不会吧，只要别把棚子吹翻就行，要
不把稻谷都扛进来？ ”老伴有些担心地说。

“关键是咱屋里也放不下呀，就这么
点大的屋子……应该没事的。 ”叶民舅焦
灼地望向屋子门口。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棚子不
会倒吧？ ”老伴皱着眉头说。

大风不停的刮，片刻间暴雨倾盆，坑
坑洼洼的黄土路变成烂泥。

“呀，暴雨来了，快进去，快进去。 ”叶婶
拉扯着叶民舅的衣服，飞快地跑进屋里。

两个人站在门口死死盯着棚子，棚
顶“哗啦哗啦”响成一片，几分钟后棚杆
稍微松动了点，但棚子整体无恙。

叶民舅在门口抽起了支烟， 看着远
处。

“咱稻谷好好的，没事，你快走进来
点呀，衣服都快被雨水打湿了。 ”叶婶说。

叶民舅还是站在门口，看着远处。
“你在想什么呀？ 快走过来点呀，你

看你衣服都淋到雨了。 ”叶婶不解地说。
“不知道老李家的稻谷收进去了

没？ ”叶民舅说。
“自己家都管不好，你管人家干啥？

唉，说到他家我就来气，咱耕地不是和他
家连着嘛，中间就隔了一条田埂。去年他
俩在他们地上种了生姜， 上次引水灌溉
结果把咱的薯苗淹了很多，还死不承认，
我和他俩大吵了一架，现在想想就气。 ”
叶婶说。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老两口也
不容易， 养了只黄狗， 儿女不怎么管他

们，年纪那么大了还要种田，腿还一拐一
拐的 ， 不知道他家晒的稻谷收进去了
没？ ”叶民舅说。

“他们不容易，那咱的薯苗淹死了就
是应该的？ ”叶婶越说越来气。

风越刮越大，暴雨猛烈地敲打着棚顶。
叶民舅脚跨出门口一小步， 说：“咱

们要不去帮他们收稻谷吧， 一年到头不
容易。 ”

“你睁眼看看，这么大的雨，我们咋
出去？咱棚子里的稻谷谁看着？不要没事
找事行吗？ ”叶婶说。

“可是我还是不忍心，上次我看他们
把稻谷晒到坡道边，雨这么大，稻谷被冲
到水沟里去都有可能。 ”叶民舅拿起门口
的伞，想撑开伞。

“等等，你一个人去我担心，我也去，
我去厨房再拿把伞。 ”叶婶跑向厨房。

“好，我把耙子也带上，他家工具肯
定不够，咱从后门小路走，近一点。 ”叶民
舅和老伴抄起耙子，顶着暴雨狂奔。

小路上，叶婶踩到石头上的青苔，结
果一个踉跄栽到田里去了， 叶民舅跳到
田里，拉起老伴，拿起折掉的伞，满身泥
巴，再扛起耙子继续跑。

到达老李平时晒稻谷的坡道上了，
一看，地上没有稻谷，叶民舅心想着这么
快就收好了。

雨大的连路都快看不清了， 叶民舅
拉着老伴在旁边房屋下躲雨， 屋里的老
蔡告诉他老李这两天犯风湿病， 脚比以
前还要一拐一拐的， 他家想着等明天再
晒剩下的稻谷， 结果刚好错开了今天的
暴雨。

半个小时后，雨小了一点，叶民夫妇
扛着耙子从坡道旁的大路走回家。

快到门口，一看，自家的棚顶翻了！
往下看， 自家装满稻谷的麻袋上新

盖着七八块防水布， 棚杆旁有只湿漉漉
的大黄狗探出头， 跟着佝偻着背的老李
夫妇，缓慢地走在大路上。

朋 友 圈
刘 平

早饭，老蒯下了一大碗面条，拌上
红油辣子、一撮葱花、酱油、味精、花椒
等调味料，真香。 老蒯拿出三个月前刚
买的智能手机，拍了张照，发个朋友圈。
然后，吃了个碗见底，他额头都冒出细
密的汗。

吃完面条再去地里转悠一圈，老蒯
看见一个大冬瓜，有二十多斤，毛茸茸
的，像个胖娃娃。 老蒯心里一喜，马上给
大冬瓜拍了一张照片，又拍了一下冬瓜
地。 挨着冬瓜地是茄子地，茄子也长得
好，三天前刚摘了一批拿去卖，看样子
过两天又可以摘一茬了，老蒯脸上笑眯
眯的，又蹲下来拍了一张。 老蒯想了想，
不如在朋友圈发一个“九宫格”吧，于是
他又拍了一张丝瓜地，再回家拍院里的
柿子树、兔圈里的兔、屋后围栏里的鸡
鸭，最后还拍了几张刚建了一年多的新
房子。

“九宫格”发出去，很快就来了一串
点赞的，还有人留言。 钟义说：“蒯叔，日
子过得不错哦。 ”王海说：“那大冬瓜，真
像一个胖娃娃。 ”老徐说：“老蒯！ 牛。 ”
老蒯笑了，给大伙发了个抱拳微笑。 他
觉得发朋友圈挺有意思的，明明一个人

在家里、在地里，可就像有一群人在跟
自己聊天一样，热闹。

买智能手机的时候，售货员教他下
载微信，他还不相信会有人加他为微信
好友，因为他之前太懒，还烂酒，把老婆
都气跑了，在村里名声可不好。 可回家
第二天遇上村支书钟义，对方就加了他
微信，接着钟义推荐扶贫工作队的徐德
明也加了他，然后又来了村里种养合作
社的技术员王海加他，他被拉到一个群
里，群里有些认识的村民也加了他……
再后来，老蒯也犹豫着主动加了几个人
的微信好友，都通过了。 老蒯心里感到
一种愉悦。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他
洗心革面地努力种菜致富，新房子也盖
起来了，然后还攒够钱买了这部智能手
机。 他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刚建好一
年多的三间新房子， 白墙灰瓦、 红漆门
窗，他觉得很漂亮。 朋友圈发出去，就有
很多人点赞留言， 这便让老蒯爱上了发
朋友圈。 每天，他拍些地里的蔬菜瓜果、
围栏里的鸡鸭兔子……有时， 顶着烈日
在地里干活，累得满头满脸的汗时，一时
兴起，还会拍张自拍照，一发朋友圈就有
几十个朋友点赞，还有好几条留言。

这天上午， 有人来地里收冬瓜，价
钱不错，老蒯就把能摘的都摘了。 忙了
一上午 ，刚回到家里 ，一个叫 “流浪的
云”的突然申请加他微信好友。 老蒯迟
疑片刻，通过了。 这时的老蒯已经有六
十多个微信好友了。

“流浪的云”好像特别能聊，总在晚
饭后的空闲时间主动找老蒯聊天。 反正
一个人挺闷的， 老蒯也很喜欢跟对方
聊。 那天，“流浪的云”说：“看您的朋友
圈，你很会种地啊。 那些蔬菜瓜果都长得
挺好的。 ”老蒯说：“还可以吧。 ”“流浪的
云”说：“很辛苦吧？ ”老蒯说：“是辛苦一
点。但收入不错。”“流浪的云”说：“一年能
挣多少钱？ ”老蒯说：“反正收入不错。 ”

不知不觉中，“流浪的云”成了老蒯
联系最密切的微信好友。 虽然他不认识
“流浪的云”，也不知道对方是哪里人，但
老蒯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 “流浪的
云”跟老蒯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语
气也越来越随便、亲热。一个月后，“流浪
的云”开始称老蒯为“蒯大哥”。

一天上午， 老蒯正在辣椒地里忙，
钟义突然来了。 钟义问他：“蒯叔！ 您是
不是有一个叫 ‘流浪的云’ 的微信好

友？ ”老蒯点点头说：“嗯。 ”又说：“对方
加我的。 ”钟义笑了，说：“蒯叔，您要走
桃花运了。 ”

老蒯看着钟义，满脸懵懂。 钟义笑
了一下，说“流浪的云”他认识，是个单
身女人，比老蒯小一岁。 她对老蒯产生
了兴趣，如果老蒯愿意，她想过几天来
看看。

老蒯红着脸说：“有啥好看的。 ”
钟义说：“咋？ 您不愿意？ 以前老婆

被您气跑了， 您打算就这样过一辈子？
实话告诉您吧，我认识‘流浪的云’，配
得上您。 ”

老蒯想想，脸又红了，冲钟义点了
点头，说：“哪天来？ ”

钟义想了想， 说：“干脆就明天吧。
您好好准备一下。 ”说完，他转身走了。

有啥好准备的呢？ 把小院子里里外
外打扫干净，洗个澡，换一身干净衣服，
做一桌好菜，就这些。 忙妥帖，就快中午
了。

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一阵 “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 老蒯跑出去一看，院门外
站着三个人，钟义和徐德明，还有一个
是他五年不见的老婆……

楚楚动人
石象斌

节令虽进小雪，依然暖阳润身。 今天去了一趟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寿县，沉浸式体验楚风汉韵。

时间紧，只能走马观花。参观了新建的寿县博物馆、探访了
武王墩，还在安丰塘边留个影，发思古之幽情，心潮澎湃。

春秋五霸，楚国在前。 当时的楚国统治着当今长三角在内
的南中国广大区域。 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文化灿烂辉煌。

寿县，在历史上四次为都，十次为郡，2000 多年前已是著
名的大都会。

武王墩，据说是楚考烈王之墓，正在考古挖掘。 专家说，无
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世界影响力，或超过秦始皇
陵。

怦然心动，令人神往，拭目以待。
这次去寿县， 是受安徽大学中文系学兄的启发与推介，一

路同行，聆听他介绍淮南寿县楚文化，绘声绘色，令人陶醉。 心
动不如行动，欲罢不能，遂有此行。

似记得 1980 年我参加高考， 语文试卷中有填空题：“暮春
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
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这是南朝梁时代丘迟写给镇守寿
春（即寿县）的陈伯之的书信。 伯之得书，即于寿阳城外率八千
归降！

一封书信，笔力千钧、胸挟风雷、势有所恃，兵不血刃，让八
千男儿齐解甲，和平万岁。 彰显文化自信，文化力量！

寿县、淮南的故事说不尽，成语都有千余条。“八公山上，草
木皆兵”。 无人不知，谁人不晓？

中午，在寿县吃特色土菜，味道香喷喷的，好极了！ 口齿之
间楚留香。 楚留香呀，楚留香，既可作为一个人名字去呼唤传
扬，又可作为一种情怀去讴歌颂扬。

淮河之畔，楚文化犹如佳人，在水一方， 亭亭玉立，楚楚
动人。

日子平淡细碎，时光温柔缓慢，一杯一盏，一签一串，都是
温柔的好食光。

老家的辣椒
刘灭资

就像生活中离不开盐一样，老家人总离不开辣。在岳西，
辣椒被称为大椒。在椒前加一个“大”字，一是因为辣椒生长茂
盛，个个都大；一是对辣椒充满敬意和感恩：亲爱的，没有你，
我怎么活啊？

都说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怕不辣，贵州人辣不怕，老家
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一类人特别“好”辣椒，他们自称
“辣椒虫”，扬言能钻进辣椒里，吃辣椒的“心”。

无辣不成席。一桌子菜大多有辣。无论是热盘，还是冷盘，
无论是清蒸还是烧烤，辣成了主要角色。就拿家乡十大特色菜
来说吧，辣椒炒河鱼，无辣腥气重；青炒洋荷姜，姜红得鲜艳，
椒青得耀眼；手撕风干羊肉，蘸点醋，涂点辣，滋味美，解腥膻；
腌菜煮豆腐，撒点辣椒面，云雾缭绕，热气腾腾，舌头咽下去，
热汗冒出来……

有辣就有菜。辣椒本身就是一种菜。青辣椒，用猪油炒，又
辣又香，入口滑软；红辣椒，腌起来，就是泡菜，从缸里取出来，
直接吃，又辣又咸；一碗清汤面，撒上辣椒粉（面），拌匀，这就
叫“面面俱到”；一钵腌菜饭，一瓶辣椒酱，“天子呼来不上船”，
有辣就成仙。还有一种菜，人称辣椒炸（zhǎ，第三声），做法是
辣椒剁碎，加入面粉作成饼状，入锅煎烤，两面金黄，其香无
双，能做饭来能做菜。

有辣能代盐。老家在深山，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盐很
缺。吃盐需要男劳力翻山越岭，去六安州买，辛苦异常。人不吃
盐会浑身酥软，为节省盐，妇女儿童就用辣代替盐。等到有了
一些盐，放入辣中间，这样辣味就会淡。许多年过去了，人们竟
然发明了一种菜：辣椒酱。

一提起辣椒酱，思绪就飞回童年。秋天到了，菜地里火红
一片，奶奶摘了一篮又一篮。清洗，剪开，成瓣。一部分现磨，一
部分晒干。磨坊里，我拉着磨担，石磨如同小小的乾坤转起来，
奶奶守在磨旁，把鲜椒往磨眼里塞。不一会，鲜红的辣酱顺着
磨壁流出来。盆满，钵满，欢欣一片，喜庆一片。奶奶说：别忙
吃，待我加盐。十斤椒，一斤盐。不咸不淡，不酸不霉。

不久前，文友柳先生写了一篇《石磨辣椒酱》，获赞多多，留言
多多。我留言道：“吃过很多辣椒酱，还是老家石磨辣椒酱好吃。细
腻，温柔，不凶狠，不猛烈。凡是吃过它的人都忘记不了它。”

常言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家山高岭大，云雾缭
绕，气候寒凉，辣椒辣得好：温暖、温馨；开胃，开心。

在游子的嘴里、心上，老家的辣椒，总是“辣”么有味，“椒”
人回味。

微聚之光
许之格

有裂缝的地方，就会有光芒，有她的地方
总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读她的每一篇散文或
者是小说， 都能感受到一个人浩荡的内心和
绚烂的想象，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微小缝隙，
在平凡的日子中发现人性的真善美。 她叙事
式的写作，呈现的是看似轻描淡写，总是不经
意触碰人的心灵。也让我们看到她用心，用力
的写作和认真生活的样子。

自律是一个人在生活中成长的习惯，当
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时，你的人
格和智慧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完美。 但是有
很多人做不到的。 按照丹老师的生活与写作
方面的习惯，她不仅自律，也是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的资深写作者。

通常我和她一起散步， 我回到家中兴奋
的心情还停留在原地时， 她回去的路上一篇
文章很快就发出来了。巧妙的构思，速度之快
且不失水准，也绝非粗制滥造。对语言的驾驭
能力非同寻常，诙谐、风趣、暗含哲理，看似简
单，却又不同寻常，她的布局结构，颇有自己
独具一格的风格。 而且她注重地域文化和传

统文化的转换，让人读了有潮汐或沧海，何尝
不是瞬间的感觉！

人潮人海，沉浮万千！这两年听到最多的
声音，都是抱怨因为疫情误了很多事，改变很
多人。她一点没受影响，而因疫情多了很多小
说素材。 用亲身生活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写
作的文体。 就像《云山》里 90 后的警察曹晔，
即使被隔离，也能在他的方寸之地，展现他的
大智大勇，实践青春的使命与担当！丹老师何
尝不是！她的勤奋、她的安静、她的视野，这一
切或许更是她在文字里寻找自我存在的方
式。

她的新书《孤城》，和她的另一本小说集
堪称“姊妹篇”。新书里的作品，犹如沉静的湖
水，表面微波泛动，而深沉的意蕴，幽微的情

感，暗藏其中，成为最为触动人心的潜流，让
人在不经意之间，被悄然打动。 灵思与巧悟，
正如粼粼波光， 在阅读者的眼中闪烁着奇异
的微光。她的功夫不仅仅是文学功底的深造，
也在她的有心。

她每一短篇看上去就一篇短篇小说，当
她每一本新书出版以后，我们才感叹，这不是
又一部长篇大作吗？ 这个看似无心设计又似
有心的创作，便是整部《孤城》的重点。 就像
《孽障》里的“我”和朱颜，同样类型的爱情故
事随处可见，“错爱”有时也一样滋生希望，让
陷入绝望中的情感，跌宕起伏，让爱情在逆境
中重启，逢生。 有种“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的
安排。尽管她的作品写法相对传统，但是丝毫
不掩饰她笔下烟火十足的生活气息， 可见写

作者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寿命。 我时
常被她的精神感动。无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中，
和赶在双城的路上，总是能把工作、写作、孩
子安排得有条不紊。

我和丹老师共同的爱好，爱花爱草，走到
哪里都喜欢拍，拍花、拍草、拍云、拍阳光、拍
倒影，在拍摄过程中享受美，传播美！ 有些东
西就是天生的， 比如预见力， 孤独力和迟钝
感。 我也喜欢孤独，也喜欢独来独往，我也喜
欢扎堆在人群中，只要不牵扯原则性，我爱做
什么就做什么。而她不同，她从不把无所谓的
人事浪费在生命里。 小事糊涂，大事心明，活
得明白，通透，待人接物又至情至性。 在匆匆
岁月的光影中， 披着四季所赐予她灵魂的色
彩。

“作家归根到底不是给答案的人，是记录
事实的人，也是提问题的人。 ”这一点也是丹老
师写作的方向认知。读过这样的一句话：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每一束光，每一片在阳光里变幻
的叶子，都是我们身边的最美。 像生如夏花之
绚烂，或用秋叶之静美，来诠释生命的辉煌！

童 年 高文仲 摄

hnrbwcd7726@163.com


